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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中)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 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 8月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
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 1月 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
家塌村，1973年 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
作，2010年 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 10月上延安大学。
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 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
家学习和工作，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日期：2017年 1月 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习近平被推选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他在日常工作中有哪些特点？他平时为人处事
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梁家河这个村是一个姓氏比较多的自然村，家族之间、邻里之间、前后生产队之间，
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总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还挺复杂。在担任村党支书后，近平在处理这些

纷繁复杂的关系时，能够认真细致地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做说服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

团结起来，把事情做好。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
王栓（梁玉明）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

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

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

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

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

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

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

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

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

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思想打动了，

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书记“开张”做

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

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

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

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还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近平那个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
是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只能买

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 分钱一包，9 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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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他们对近平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

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近平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
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讨吃

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近平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

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
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一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 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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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
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 74 年不上大学了。”
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74 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
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 
    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
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

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

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

“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

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

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调整。如果
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 年这
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

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
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

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畴臶 䝗裁尮燵 箷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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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随时会有牺牲的危险。齐云阿姨对近平说：“那个时候，只有坚决依

靠老乡。找到老乡，才能坚持斗争，坚持生存。哪有嫌弃农村生活艰苦、农民落后的道理？如果

那个时候离开老乡，共产党员一天都活不了。”近平回来以后，把大姨对他的教诲也转述给我听，

由此可见齐云老人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近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在 1972 年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近
平的姥姥去世。在他们全家沉痛参加完老人追悼会后，我在新街口他们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的齐

心阿姨、桥桥大姐与近平。桥桥大姐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追悼会的情况，还充满激情地为我背

诵了表哥魏北陵为老人写的悼词：“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关头，老人带领全家，毅然走上太行，投

奔革命，参加八路军”，慷慨激昂溢于言表。在这样充满追求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

近平所受的熏陶，对他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还应当提到近平在八一学校读书时的两位老师：陈秋影与齐荣先。这两位老师都先后担任近
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近平在窑洞里也几次讲给我听过，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她们

都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近平：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这些提醒与告

诫，在当时十分难得可贵。 


